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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1 版）数年前，这里一度
污染严重、集团还持续亏损。“绿色
发展、转型升级是唯一出路。”三钢
集团董事长黎立璋说，企业必须坚
持走环保与效益并重的高质量发
展路子。
　　淘汰落后装备，重金投入环保
治理……通过持续投入和技术创
新，三钢集团环保设备和工艺水平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钢产量也大大
提升，实现了增产不增污、增产不
增废、增产不增能耗的目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多
地的实践证明，凡是“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践行好的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不仅不会因生态环
保 而 迟 滞 ，反 而 更 具 活 力、质 量
更高。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
丽，蓝天也是幸福。
　　“歌乐山简直大变样，绿化很
漂亮，登山步道很方便，现在我经
常过来爬山。”65 岁的重庆市民张
程丽说。
　　清水溪、凤凰溪发源于重庆市

“城中山”歌乐山，流经沙坪坝城区
后，在磁器口古镇汇入嘉陵江。很
长一段时间里，两条溪逐渐成了黑
臭的污水沟。
　　这两条溪的发源地歌乐山曾
有不少“散乱污”企业，中下游流经
区域大部分是老城区，污水管网建
设难度较大。
　　两年多的时间里，当地政府按
照“关闭一批、规范一批、外迁一
批”对山上近 1700 家中小企业分
类处置，依法关闭“散乱污”企业
1000 多家，新建并改造多处污水
管网，成效显著，河流黑臭现象彻
底得到整治。
　　“碧水穿城、水清岸绿”的美景，
已然成为很多城市的靓丽名片。近
年来，我国的大江大河水质明显改
善，长江干流首次全部实现Ⅱ类及
以上水质。黄河流域水质总体呈逐
年好转趋势。
　　同时，随着蓝天保卫战成效持
续显现，各地环境“颜值”普遍提
升。2020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细颗粒物年均浓度为 33 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 8.3% ；空气质量优良
天数比率为 87%，同比提高 5 个百
分点。人们普遍感受到身边的环境
美了，空气好了，蓝天白云的好天
气正在成为常态。
　　如今，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
气常新的美丽中国蓝图正在绘就。

携手同行共建绿色家园

　　近期，云南十几头野生亚洲
象，吸引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象群一路游走，中国政府与民
众一路精心管护，护象行动得到世
界肯定，成为我国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生动范例。
　　近 30 年来，在全球亚洲象总
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我国野生亚
洲象种群数量由 150 头左右增长
到 300 头左右，呈现逐渐增加的趋
势，这是我国生态保护持续向好的
体现。
　　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
梦想。面对气候变化、极端天气、生
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的挑战，呵
护我们这颗蓝色星球，需要大家携
手同行。
　　亿万中国人，正在用行动刻画
出自己在这颗蓝色星球上的绿色
足迹。
　　我国向世界作出碳达峰、碳中
和的庄严承诺。在吉林省白城市通
榆县的一个风电场项目现场，工作
人员正忙着对风机基础承台进行
混凝土浇筑。作为我国老工业基
地，吉林省在白城、松原等地大力
发展风电和光伏发电，促进生产生
活方式的绿色转型。
　　作为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
受影响人口最多、风沙危害最重的
国家之一，我国坚持科学治沙，强
化荒漠植被保护，已成功遏制荒漠
化扩展态势，实现了从“沙进人退”
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40 多年来，我国森林面积、森
林蓄积分别增长一倍左右，人工林
面积居全球第一，我国对全球植被
增量的贡献比例居世界首位，“中
国绿”赢得世界的肯定和赞誉。
　　“中国在恢复生态系统领域开
展了多项雄心勃勃的行动，为世界
树立了典范。”联合国驻华协调员
常启德说。
　　此刻，多彩贵州已经准备好，
绿色发展智慧将在此交汇碰撞。
　　此刻，中国人民已经准备好，
奋力绘就更加壮美的新蓝图。
   新华社贵阳 7 月 11 日电

本报评论员王井怀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
7 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近
年来，部分珍稀濒危物种种群在中国
逐步恢复，东北虎、东北豹、亚洲象、朱
鹮等物种数量明显增加，大熊猫野外
种群数量已达 1800 多只，受威胁程度
等级由“濒危”降为“易危”。野外大熊

猫受威胁程度“降级”，是我国生态环
境保护“升级”的直观证明。
  最近一段时间，从南方到北方，从
内陆到海滨，消失多年的珍禽异兽在
上演“王者归来”：在祁连山保护区，红
外相机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荒漠
猫；在云南海拔 2000 多米的山林里，
有人拍到已消失 30 多年的三只棕颈
犀鸟；黑龙江东北虎进村、云南亚洲象
北迁、鲸鱼出现在深圳大鹏湾，也接连
登上热搜……
  一只只可爱的动物，用它们的活
动轨迹丈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脚

步。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修复工作，截至 2019 年底，
我国各类自然保护地已达 1.18 万个，
总面积超过 1.7 亿公顷，占陆域国土
面积 18% ，提前实现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公约》“爱知目标”提出的 2020 年
达到 17% 的目标要求。
  珍稀动物们热闹起来，民众也
开始逐渐适应新的相处模式。9 日，

“上海 100 个小区出现貉”的新闻登
上了热搜，专家表示，这说明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貉已广泛存在于上海这
座大都市。现在，“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越来
越多的人意识到，呦呦鹿鸣、鸟鸣空
谷 也 是 现 代 化 生 活 中 最 美 妙 的
音符。
  不过，野外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降
低，是提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强心
剂”，却不是放松保护的“麻醉针”。生
态文明建设不仅不能“降级”，还要继续

“ 升 级 ”。 据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IUCN）制定的《IUCN 物种红色名录
濒危等级和标准》，北极熊、大白鲨等易
危物种“在未来一段时间，其野生种群
绝灭的几率较高”。一些专家也表示，

野生大熊猫的保护仍然面临不少挑战。
况且，“降级”只是少数，有更多濒危物
种的保护力度亟待加强。
  从全球来看，人类和自然仍然面临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变化的挑战，我
们赖以生存的地球仍然承受着很多灾
难。我们乐见各国在生态环境建设、生
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有更多可以分享的
经验，也期待即将在中国召开的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能形成更多共识、促成更多合作，让
更多生物生活在“鹰击长空，鱼翔浅底，
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地球家园。

大熊猫受威胁程度“降级”，生态文明建设要继续“升级”

本报记者魏董华、许舜达
    林光耀、张肇祺

  因为搁浅，浙江台州 12 头“迷
路”的瓜头鲸曾一度陷入死亡泥潭；因
为数百人的“生死营救”，它们中有 6
头已游向“回家之路”。
  在常年赶海的渔民眼中，这些充
满灵性的生物被称为“海子”，意为“大
海的儿子”。救援人员所做的一切，都
是为了让它们早日回归大海。
  从云南保护大象，到浙江挽救鲸
豚，随着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逐
渐浓厚，“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温暖
故事，正不断涌现。

海滩上的“不速之客”

  7 月 6 日清晨，61 岁的浙江台州
临海上盘镇旧城村村民徐周芽和往常
一样，提着塑料桶，去头门港北洋坝滩
涂赶海。
  夏日阳光炙烤着海岸，岸边却聚集
着人群。远远望去，徐周芽看到海滩上
闯入了一群“不速之客”——— 10 余头
黑色“大鱼”横七竖八地在淤泥中挣扎。
  虽然在海边生活了大半辈子，但
她从未见过这种生物。
  “趴在烂泥里，不能游了，身子不
会动，尾巴一直在拍。”徐周芽问了现
场的人，弄清楚“它们不会咬人”后，加
入救治队伍中。
  “它们的头插在泥巴里，我就把泥
巴挖下去，让它把头抬起来。”村民郑
桂芬也在救援小队中，她说，看到它们
好像在流眼泪，很心疼，就想无论如何
也要救活它们。
  越来越多的村民爬下坝头，在过
膝的淤泥中帮它们脱困。“用塑料桶接
来水喂它，它就张开嘴，还能听到大鱼
的叫声。”徐周芽说。
  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三四百斤
重的“大鱼”，被村民们合力推进徒手
刨出的水坑里。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接到报警后赶到现场时，已有
几百人聚集在这片滩涂。
  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海边救援，
临海市海洋与渔业执法大队大队长朱
雨朋整张脸被晒得黑红。他回忆，“当
时已有 3 头瓜头鲸失去生命体征，剩
下的 9 头需要马上施救。”
  “在各地专家抵达现场之前，先维
持它们的生命体征平稳。”朱雨朋说，
在专家远程指导下，他们迅速形成了
一系列救援方案：给瓜头鲸浇水保持
湿润度，用水清洗鼻孔确保呼吸通畅，
使用冰块为搁浅的瓜头鲸降温……
  “鲸豚类动物生活在水中，暴露在
空气里身体容易干裂。在太阳的暴晒
下，鲸豚类的体温容易升高导致死亡。”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郝玉江说，把鲸豚的身体摆正，确保排
气孔露出来，能让鲸保持正常呼吸。
  太阳越来越大，村民们找来竹竿
和床单等物品，搭起简易帐篷为“大
鱼”遮阴。因为温度高，村民又接力运
水，浇在它们身上，帮助它降温。
  当天下午，来自杭州长乔极地海
洋公园、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等地的多
支专业队伍也相继赶来救助。经过专
家现场确认，搁浅的鲸豚名为瓜头鲸，
属于海豚科，因尖瓜状的脑袋而得名。
  “暂时无法确定搁浅的原因，但鲸
类搁浅一般是身体出现问题。”杭州长
乔极地海洋公园技术负责人刘全胜
说，在救援过程中他们曾尝试把其中
一头瓜头鲸放归，但发现它还是反复
冲滩。“如果它们生病了，放生之后还

有可能继续搁浅。”
  专家商讨后决定，先将它们运离
海滩暂养，待救治后身体有所恢复再
放生。大约数十名救援人员在淹到胸
口的海水中，把搁浅的瓜头鲸通过担
架抬出海滩。
  吊机将固定在担架上的瓜头鲸运
到堤坝上，再由车辆运送到附近的海
水养殖场和海洋世界暂养。经过大约
10 小时援救，所有搁浅瓜头鲸都被救
援上岸。

与时间“赛跑”的营救

  6 日晚，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赶到接
收 5 头搁浅瓜头鲸暂养的浙江宏野海
产品有限公司。只见一个直径 20 米、高
度约 1.8 米的水池，有水泵正在注水。
  探照灯白色的强光，照亮了泛着
绿波、水面渐涨的水池，也照亮了一旁
红色与蓝色的货车、黄色的吊车和四
下一张张关心而又焦虑的面庞。
  “中午十二点多我们就接到了通
知，要接收搁浅的瓜头鲸。”浙江宏野
海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元明介绍，
下午三点就开始腾空水池、消毒，然后
向其灌注通过沉淀和紫外消毒处理后
的干净海水。
  晚上 10 时 50 分许，水池内的水
量已达到要求，救援人员开始将瓜头
鲸们从货车上向水池内转移。杭州长
乔极地海洋公园动物部经理常峰换上
潜水服跳入池中，从担架上接过瓜头
鲸，和另外两名救援人员一起“搀扶”
着它。
  “部分瓜头鲸由于搁浅时间过久，
还不能完全保持身体平衡，需要我们
托扶，否则容易呛水引发肺部感染。”
常峰说。
  时间已经接近午夜，5 头瓜头鲸
顺利入池，在场的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虽然鲸鱼们状态还不容乐观，但总归
是回到了它们熟悉的水中。
  7 日，记者再次来到暂养点，此
时，室外最高气温达到 37 摄氏度左
右，池子边的抽水机发出隆隆声，不间
断地抽海水灌入池中。每隔半小时，就
会有一车冰块被倒入池中，黄元明告

诉记者，截至 7 日中午，已消耗了冰
块近 80 吨。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看到，在救援人
员精心呵护下，部分瓜头鲸经过一夜休
养正在恢复活力。截至 7 日下午 3 时，
这里临时安置的 5 头被救的瓜头鲸
中，4 头已经能够脱离救护员的照料，
在池中一边吐气、一边自由地游弋。
  与此同时，在百公里外的另一处
暂养点——— 台州海洋世界内，工作人
员也对在这里的两头瓜头鲸做了全面
体检。
  “昨天晚上，我们安排了两位专业
驯养师陪伴它们过夜，一是帮助它们
尽快适应新环境，二是防止它们出现
过激行为伤害到自己。”台州市海洋世
界客服部经理陈俊透露，这两头瓜头
鲸的状态总体还算稳定。
  自 6 日晚开始搁浅瓜头鲸的救
治工作以来，来自上海、杭州、宁波等
多地海洋馆的 40 多位技术人员，不
眠不休奋战一线。杭州长乔极地海洋
公园的鲸豚养护员陆文辉连续救援
12 个小时，因为过于疲劳，在水下抱
着瓜头鲸时都困得站不住脚。

深夜“回家”，依依不舍

  6 日晚，早先转移到白沙湾的两
头瓜头鲸经过诊断，身体状况良好。专
家和渔政船将它们护送到头门山岛附
近放归大海。
  深夜涨潮，其中一头瓜头鲸一度
回游，仿佛在依依不舍地告别和致谢，
最终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它们游向了
大海深处。
  7 日，经历了一天的休养恢复，又
有 6 头瓜头鲸在专家检测了相关指
标后，决定即时放归。
  来自台州市海洋世界的驯养师孙
翊菡说：“我们特意嘱咐了司机，在瓜
头鲸运输中尽量匀速行驶，避免车厢
内的瓜头鲸发生碰撞。”
  从暂养点到放归海域，会经历长
时间运输，在时间紧迫、条件有限的情
况下，运输瓜头鲸的车辆上全部垫了
海绵，保持了一定的水深，用于保证鲸
体的湿润度，并减少对其器脏的压迫。

“工作人员在鲸体上涂抹了凡士林用
来防脱水，还在海水中加入冰块来降
低水温。”刘全胜说。
  当载着瓜头鲸的货车到达头门港
码头时，放归船早已在岸边等待。瓜头
鲸被逐一缓缓地从车上吊起，放上船
后，开始去往头门岛东南方的凉帽屿
附近海域。
  尽管当晚海上风浪高达 8 级，但
救援人员仍然坚持赶赴原定海域，没有
选择在风浪更小的海域放归。选择这
里，是因为第一次放归也是在这片海
域。“瓜头鲸属于群体性生物，放归在同
一片区域的话，瓜头鲸之间可以互相取
得联系，从而重新结队。”朱雨朋说。
  专家对鲸的体长等体征做了测量
记录，并采集了它们的粪便。朱雨朋介
绍，这些鲸大部分性别是雄性，年龄大
多已成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河
水产研究所程兆龙博士说，考虑到放
生及时性原则，此次放归的瓜头鲸并
没有安装定位系统进行追踪研究。
  这条“回家”之路注定坎坷。记者
从 7 日晚负责运送瓜头鲸出海的多
位工作人员处证实，当晚准备放归大
海的 6 头瓜头鲸，有 4 头按计划放
生，但遗憾的是，有 2 头在前往码头
途中死亡。

  还剩最后一头，能否顺利

回归大海？

  身上覆盖着白色毛巾，身体旁放
着两袋冰块，两名身处水中的工作人
员一头一尾抱着；浮在水面上的呼吸
孔不时喷气，有时水花会溅到工作人
员脸上……最后一头搁浅的瓜头鲸因
为身体虚弱，还无法放生。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生物研究所所
长牟恺说，因为搁浅的时间比较久，也
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脏器损伤以及应
激反应，导致它不能完全保持身体平
衡，工作人员会在水里对它进行托扶。
如果不托扶的话，就可能会呛水。
  “24 小时全程陪护，每隔 3 小时
更换毛巾保持身体湿润和降温，以防
背部水分流失。”杭州长乔极地海洋公
园驯演部督导陈鹏，已单腿站立水中

五个多小时，他的另一条腿踩在梯子
上，确保瓜头鲸头部靠在他的大腿上，
以免头太低呛水。
  将近 3 天时间的相处，每天待在
一起十七八个小时，陈鹏等海洋馆工
作人员已对这头瓜头鲸产生了感情。
工作人员还就地取材，为这头瓜头鲸
制作了一副简易“担架”，让它在维持
平衡的前提下，以更舒服的姿势休养。
  刘全胜说，救治团队全程守护，每
隔一个小时对这头瓜头鲸的身体状况
进行观测，并以此为基准调整点滴
药量。
  “目前，它的健康状况不是很乐
观。”牟恺说，如果通过医疗手段救治
能让它好转，还是会选择合适的地方
将它放归大海，也希望它可以寻找到
野外瓜头鲸群体。
  “救援工作有很多压力和困难，但
宗旨不会改变，救助不会停止。”刘全
胜说，所有救援人员将继续全力以赴，
照顾好留在暂养点的最后一头瓜头
鲸，不惜代价助它健康“回家”。

鲸豚搁浅原因还是“谜”

  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副
研究员张培君说，在全世界范围内，搁
浅的鲸类救助难度就很大，成功率低。
目前，12 头搁浅的瓜头鲸成功放生 6
头，已属不易。
  为何在运送途中 2 头瓜头鲸会死
亡？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了多位专业
人士，他们表示，根据专业兽医团队的
诊断结果，当时这 2 头瓜头鲸放归前
血检指标尚可，但由于现场检测条件所
限，瓜头鲸身体状况无法全面掌握。
  “不可控因素较多，成年野生个体
搬运时容易发生强烈的应激反应。”张
培君说，搁浅的瓜头鲸可能本身就存
在健康问题，而且深潜鲸类一旦搁浅
存活概率很低。
  对于瓜头鲸在转运过程中死亡，
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博士单磊认为，
目前只能尝试多从尸体解剖中去寻找
线索。“我们对于瓜头鲸的认知太少，
解剖也不一定能第一时间回答瓜头鲸
冲滩的原因和死亡的原因。”
  据了解，死亡的 5 头瓜头鲸目前
已被冷冻存储，之后将捐献给高校和
科研机构用于科学研究。
  距离瓜头鲸搁浅没几天，在浙
江 宁 海 海 域 又 出 现 了 两 只 海 豚 搁
浅。关于鲸豚搁浅，多位专家表示，
原因复杂，目前没有定论。“自身导
航系统出问题，或者地磁场、洋流变
化等原因，都可能会导致其搁浅。”
张培君说。
  “一般而言，鲸豚搁浅通常伴随体
弱、疾病等各种生理机能衰退的迹象，
但是集体搁浅却鲜有发现慢性疾病。”
中科院深海所海洋哺乳动物与海洋生
物声学研究室副研究员林文治说，一
般认为造成集体搁浅的因素包括全球
暖化和一些地区人类活动，以及海洋
环境结构和鲸豚类的“社会”行为都会
造成集体搁浅。
  “瓜头鲸属于深潜鲸类，全世界范
围内对瓜头鲸的生物学研究都非常有
限，目前也没有人工饲养成功的案
例。”牟恺说，长时间人工饲养可能会
干预其生活习性，应尽早放归大自然。
  “放生，只是瓜头鲸回归自然的开
始。我们还无法确定这群瓜头鲸冲滩
搁浅的原因，也许冲滩事件还会再次
发生。”单磊说，放生后几天内，如果渔
民没有在近海再发现鲸群踪迹，我们
才能说鲸群是安全回归深海了。

从村民到专家，一场接力“鲸”险大救援
浙江 12 头“迷路”瓜头鲸生死营救始末

7 月 8 日，工作人员托扶着正在输液的瓜头鲸。  本报记者林光耀摄


